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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卻說魯達光見華老有意推婚，不肯應允，當時說道：「先生此言差矣！俗語有言，會擇婿者擇兒郎，不會擇婿者揀田莊。湯德

翁之意正合此言，且他甚以兩個兒子為念。常言雖有薄產，但是後人大不爭氣，特恐繼起無人，行將敗矣。故此要把兩個女兒棟兩

位佳婿，隨後也好代他稍爭體面。你先生如此推卻，豈不辜負了他那番用心！至於說貧富不敵，湯先生也不是勢利之人，斷非那流

俗，爭競聘禮。不過今日之言便定了兒女終身大事，你先生如此固執，某竊為先生不取焉。」　　華老為魯大夫說了這一些的話。

幾乎無言可答。加之湯德元待他好處，正是少有少見，現在又要招女兒與為媳，若執意不從，不但湯德元心中不好過，自己也似乎

薄行，只得說道：「兒女之事雖我為主，然必須與賤內相商方可行事。今日先請你先生回去，明日定有回復便了。」魯達光見他這

般說法，就立起身來告別。

　　這裡華老便進來與兆璧的母親王氏太太述及此事。王氏太太道：「我看這事是推卻不得的。無論門第相當，平時的照應，即以

我們兩人病中而論，承他家那番美意也是可感可敬的。今日他又不爭你的聘禮，一心要把女兒把我家，豈可回卻！」　

　　華老道：「我不是無情，只因他兩個兒子太不爭氣！我現在教他唸書全不能上進，心中已是對他不住。若再成下親來，我的責

任豈不更大？日後不能成功，外人反議我存了私心，故意不竭力教訓。那時如何論法？」

　　春姑在旁聽見了這話說道：「爹，這事倒不必，自他本來是這般，又不是從小在這裡上學的，父親既有這意思，明日等魯達光

先生來將此話與他說明。如果湯伯伯一定不移，定要把女兒與我家，隨後就是湯俊不能上進，外人也不能抱怨我家。」

　　華童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惟恐湯伯伯聽了這話格外作氣，那時我怎麼對他得起！」

　　春姑造：「父親明日先與魯先生商議，好在不是我家先說的。魯先生今日就說過，湯伯要做此事也是為的兩個兒子，父親同他

說這句話，正是此對彼答的道理。」

　　華老聽了這話也似乎有理，當日無話。次早不等魯達光來，就到他醫室內去。彼此招呼坐下。華老道：「今日造府一則走謝，

二則特來報復臺命。」

　　魯達光站起身來，先說了豈敢的話，隨後問道：「先生與令夫人商議，昨日之事也該定妥了？」

　　華老道：「承湯案兄的美意，好是好極了，但有句話先與兄臺商議，請兄臺代為婉達。如可言則言，如不可言再為計議。」

　　魯達光見他不吞不吐的，忙的說道：「先生有話但說不妨。小弟自可見機而言。」華老於是就將昨日家中商議之話告知魯達

光。

　　達光道：「此事是先生深慮。豈有子弟不成就反怪先生之理！且湯先生常於我面前說他的兩個兒子不好。今日他必然前來討

信。等他來時，我當婉為說及便了。但婚姻一層，怕是推卻不去的。」華老道：「但求先生將此話言明，隨後皆好商訂。」彼此又

談了一回，正要別去，卻好湯德元迎面而進，又為他看見，魯達光忙的招呼道：「湯先生，請進來坐！我正要到你那裡去，你來得

正好。」說了，湯德元只得坐下。達光道：「昨日承托之事，小弟已經代達了。華先生甚為感激，但華先生卻有一件事委決不下。

」

　　湯德元道：「華案兄有何意見，但說不妨。小弟的意思。魯兄盡知，若不是因這兩個畜生太不爭氣，我也不如此之急。知弟莫

若師。華案兄也是通家，諒該知道我之用意。實在見他那位令郎令人仰慕，故此相形之下，更想為兒女了其首尾。」

　　魯達光正要用話從他兒子身上引來，卻好他自己先已說出，正是機鋒相對。忙說道：「華先生所慮也是這個意思。因你待他這

番美意，萬不能推而卻之。只因令郎在他那裡上學，全未能稍有進益，已經孤辜萬分，若再做下親來，隨後更難報命，故爾因此躊

躇。」　　

　　湯德元聽了這話，不由的傷心起來。說道：「兩位兄長在此，豈不知小弟為人！隨後豈有埋怨別人之理！我與華兄如此至好，

兒子是他自己不好，女兒雖不賢淑，也可相助為理。若不能應允，則更令我難堪了。」

　　華老見湯德元說道：「此地也不能再不應承。」遂忙的用話解說道：「弟無有不肯，不過是內人等多慮。既承美意，我們就一

言為定便了。」湯德元見他已允，甚為歡喜，魯達光道：「湯兄雖然不以聘禮為意，但我既作這冰人，華兄也該稍有點聘物，隨後

也圖個吉兆。」說了就在案上取了個歷本，揀四月二�八日，此是定日，說道：「後日就是吉日。最好就是這日彼此行了庚書，隨
後就格外親熱了。」這是魯達光的意思，怕華老日後反悔。

　　華老也答應下來道：「小弟本來寒素，別無貴重聘物，只好臨時聊勝於無罷。」三人又談了一刻，各自分手回家，華老到了家

中就將這話與王氏太太說知，大家也是歡喜。

　　到了二�八這天，魯達光到華家先道了喜，領了庚書。華老道：「小弟別無聘物，只有家傳的玉獅子一對。雖不是上品，也還
潔白可愛，今日權且以此物為聘。日後看小孩子的造化便了。」魯達光見了那玉獅子果然是一對美玉，忙的道：「甚好。」隨即帶

了庚帖聘禮，便望湯家而來。湯家此日尚還熱鬧。一來湯德元在鎮上要算個首戶人家；二來他以為與華家接親，欲令眾人知道，後

來兆璧高中，外人說他眼力不錯；三來昨日在魯大夫家中聽見華考的言語，因為兒子不好，有推卻之意。他回到家中來。就將兩個

兒子著實教訓了一番說道：「你兩人不學好，帶累了眾人。」今日故意買東買西，說隨後的家產悉與兆璧去。要想湯俊二人發憤好

學，一心上進。有此三層，故比華家熱鬧，掛燈結綵，賀客盈門。魯達光方走進來，湯德元便忙升放鞭炮，行三道茶的禮節，就將

庚書放在當中桌上。各人行禮已畢，然後排好酒席。魯達光入席用酒。到了午後，湯德元方將庚帖收好，用了一對金鳳凰做了回

禮，取金玉相當之意。魯達光帶回華家交納。從此做了親眷，華湯兩家格外親密。

　　光陰易過，春去秋來。自從大同去年被了兵亂之後，已有一年的光景。賊眾亦已肅清。國家舉行考試，今歲正是歲試之年。華

老雖已出學，只因兆璧已得弱冠，該應巴結功名。過了八月之中秋節，學臺行文，飭令大同府轉示所屬，限以九月初一日，一律舉

行縣試。此件公文一出，各家考生皆是芸宙課習，準備臨場。湯家鎮離府城也不過數�里，不一兩日也知了這個信息。
　　湯德元在外聽見，忙忙的跑到華老家中道：「今日聽說上憲的來文，令子九月初一日縣試。兆璧兄弟兩人今年也該應考了。」

　　華老聽見這話，遂說道：「功名兩字我已視同雪水。當此窘境出考，一來不光又用度若干，且小孩子的工夫尚未純熟，不能操

必勝之券，再等一二年，科試出來，那時工夫也長進許多。或可一戰而得。」湯德元聽了這話甚不高興。當下說道：「你老哥說來

工夫好，便無人不入學上達的了，莫說兆璧此時盡可出考，便使功夫真未純熟，也該令他去觀觀場，使他自知發憤也是好的，怎麼

說出這般話來！你的功夫不為不好，怎麼屢戰不勝！可見一半要人力，一半也要造化的。若論境遇不好，這些須考資我還供應得

起。」說著，一定要兆璧、兆琨二弟兄出考。

　　華老見他這片熱心，也不好�分推卻，也不肯遽然答應。你道他什麼用意呢？只因兆琨數月以來，前番被他父親責罰了一次，
又見他父親加意歡喜。兆琨他本非呆小子。豈不知道改悔！故近來甚肯用心唸書。加之他父親竭力開導，勉強已可作文，滿等下次

科考，令他兄弟二人一起出考。就是工夫不佳，兆璧可以在場內代他修飾修飾，能得了一步功名，他也可稍盡其心。所以此次不肯

令兆璧兄弟前去應考，就是這上用意。現在被湯德元說了這一番話，甚是躊躇。

　　湯德元見他仍不答應，又道：「不論肯與不肯，既然做了我的女媳。我這點主意也可做得。我明日先帶他進城去報名，臨期你

不去，我送他兄弟趕考便了。」說了自己竟出門而去。尋了門斗，先代兆璧、兆琨兩人報名。不知考試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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